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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香港
陈佐洱

! ! ! ! ! ! ! ! ! ! !"#终于达成了共识

!""!年 #月 $%日，英国特使、首相外事
顾问柯利达带着英方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
的最新方案，绕道他国悄然飞来北京。他的
谈判对手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我
作为鲁主任的助手参加会谈。

由于双方的保密工作都做得非常好，钓
鱼台国宾馆里外都平静如常，见不到一个传
媒行家。坐在对面的柯利达是位瘦瘦高高的
老者，矍铄、冷峻、惜字如金，开谈前他的眼
睛可以像老鹰一样尖锐地迎着你的目光，一
两分钟不发一语，风格与后起之秀伯恩斯先
生迥然不同。他是英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曾出任英国驻华大使，担任过英国前后两任
首相的外事顾问，这是他第二次以首相特使
的身份来北京执行秘密任务。鲁平也是高
手，他迎着柯利达的目光相视而坐，也紧闭
双唇不说话，直到柯利达收回目光、开口为
止。彭定康曾经描述鲁平“是一位外表出众，
相当聪明的绅士，酷爱古典音乐，也说得一
口漂亮的英语”，“如果是在其他的环境下，
我可能会愿意多认识他，但中国的政治让我
们之间只能拥抱像默剧一样的敌意”。
鲁平也是半路出家搞政治的。他原来在

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的专业是农业，从小喜
欢机械。“文革”前担任我国最出名的英文杂
志《中国建设》副总编辑，学贯中西。记得
&""'年香港基本法在全国人大正式通过那
天，我搭乘他的专车从人民大会堂回机关，
一路上他喜形于色，忽然说：“如果让我再有
一次生命，我还是喜欢搞机械或是搞农业。”
他是我入门港澳事务最敬重的老师。我一到
港澳办，他就言传身教，教我从学习基本法
的精神实质、立法原则开始，逐步吃透中央
的方针政策，熟悉香港的人和事，直到引领
我走到谈判桌旁，逐步接近“一国两制”这个
崭新的伟大课题。我到香港赴任前，鲁主任
亲笔给首席代表郭丰民大使写了封信，让我
面呈，说明国港办和外交部工作的性质有所

不同，希望在香港期间得到关照。他还
特别提及为我妻子在香港安排适当工
作，免去我的后顾之忧。
在业余生活中，鲁平的确是位高水

准的音乐爱好者。每次谈到交响乐他都
津津乐道，甚至滔滔不绝。在那种场合，
他对中国第一个交响乐指挥博士、我弟

弟陈佐湟的兴趣比对我的兴趣大得多。
柯利达的新方案带来了期待中的亮点，

即英方同意就香港过渡期内跨越 !""%年的
重大事项听取中方意见。在这个前提下，中
方也作出妥协，考虑到作为港英当局卖地收
入的一半———土地基金已经为特区政府积
累下 %''亿港元，而且前景看好，就接受了英
方提出的为特区政府留下 $('亿港元财政储
备的建议。

)月 $"日，双方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的
磋商终于达成了共识。柯利达建议立刻正式
签署协议。鲁平主任表示：“且慢，关系这么
重大的协议我们俩只能是草签，正式协议应
该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柯利达没
料到鲁平这一手，一听火了，威胁说：“那就
拉倒，不签了！”对于语带情绪的气话，鲁平
不为所动，甚至不屑在意，因为 &"*"年春夏
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
行所谓“制裁”，外交来往多数是中低级别
的，即使有高层来往也尽量不同中国总理握
手。所以这次香港新机场协议如能把英国首
相“调度”到北京，与中国总理一同签署协
议，那就成全了一个借力香港问题推动中国
外交在当时特殊环境下迅速打开局面的巧
计，意义非凡。双方关于协议签署方式的这
番较量自然不会马上有结果，因为事情重
大，柯利达需要请示。但仅隔数小时，柯利达
就要求复会。那时天色已晚，但鲁平主任欣
然同意。柯利达风风火火走进谈判大厅，显
然已胸有成竹。他开门见山地答应，梅杰首
相将来北京和李鹏总理正式签署协议，但是
要求打破常规，改在首都机场为英国首相举
行欢迎仪式。鲁平主任和外交部与会的同事
明白英方用意，无非是想回避曾被渲染一时
的天安门广场。“不，欢迎仪式必须按中国政
府的惯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鲁平主任以
退为进说，“否则就没有欢迎贵国首相的红
地毯了。”柯利达衡量再三，不情愿地同意了
中方的接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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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小珍命苦

姚小珍一年四季都穿自己纺织自己做的
斜胸襟上衣垫腰裤子，头发梳得光光滑滑，书
春插队时已经 %'多了。一次受人鼓动往磅秤
上一站，竟然只有 )%斤！
父母看她眉清目秀性格温和，为了日后

嫁个好男人家，把她的脚裹成了三寸金莲，走
起路来一步三晃，直让人担心随时
都会被一阵大风一个磕绊吹倒摔
疼。姚小珍却十分自信，跨出去的步
子一点也不比别的女人小，背也挺
得笔直，给人一股精干的感觉。

姚小珍因为不善言语平时在老
人群里毫不起眼，书春直到插队落
户七八个月后才算与她真正认识。
那天队长吹哨出工，书春刚喝好

一碗玉米粥，姚小珍就一步三晃地来
到他的草屋，从围腰兜里取出一只草
头花碗，里面放着三只烧饼一只咸
蛋，弯弯缕缕地袅着热气。她笑眯眯
地对书春说：“今朝立夏，你看见大家
吃烧饼咸蛋难免想家，大人也难免为
你牵肠挂肚。我拿不出什么好待你书
春，送几只烧饼让你和大家一起过个
立夏日，不要嫌我做得不好吃。”
书春听得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想不到这

个非亲非故的姚小珍会给自己送来热气腾腾
的烧饼咸蛋让他过节！那时虽然过了三年困
难时期，可是粮食仍然紧张，孩子多的人家全
靠自留地里种点粮食填囊补缺。姚小珍一送
就是三只烧饼一只咸蛋，相当她的一顿中饭，
这是多么重的一份人情啊？
在姚小珍的带动下，九队里家家户户送

来了烧饼，书春整整收受了一篮子，外加 &+

只咸蛋。这使他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九队社
员亲人般的温暖，觉得自己融进了一个温馨
的大家庭，消除了那种穿心透骨的孤雁之感。
这种礼遇书春每年享受两次，一次立夏

一次端午。端午的粽子远远不止一篮子，书春
每顿拿两只烧饼，一直要吃上半个多月！他的
立夏、端午节远比队里人过得丰富过得长久，
使他至今仍十分留恋。现在中国人除了遇上
特大灾害，平时哪里还能享受到这种平凡而
炽热的关爱啊？从此书春关注起姚小珍来。知
道她男人很早就伤寒病死了，为了孩子她坚
持守寡，独自拉大了一男一女。儿子根生小儿

麻痹症瘸了左腿，三十多岁才娶了一个病弱
女人，女儿根香出嫁后死于难产。儿子夫妻俩
挣工分不行，生孩子比任何人都行，一口气生
了四男二女，无力抚养送掉了两个。大家都说
姚小珍命苦，那么好的女人找了一个祖上缺
德的男人，嫁过来后从没活过一天开心日子，
到底老祖宗不做好事。

队里都说胡德盛祖上是船上的
小撑，太平天国时有个年轻女人带着
两个孩子搭乘他们的货船去崇明，船
上人在她们睡着之后打开包裹，发现
都是绸缎衣裳贵重物品，再看那只铜
将军把关的樟木箱子，断定是富户人
家带了细软到崇明避难，于是把母子
三人全都抛进了滚滚长江。

从此德盛的祖上不撑船了，一来
撑下去容易让官府侦查出来，二来分
到的钱物足够置田造屋吃喝玩乐，所
以买了田地造了新宅，整天游闲浪荡
优哉游哉，一看就知道发了横财。

没想不义之财富不过三代，传到
德盛父亲这代只剩下几间空屋子了，
内骨子里早已耗得空空洞洞。没想姚
小珍的父母只看表面文章，光凭三间

高高大大的七路头瓦屋就把一个如花似玉勤
俭持家的好女儿嫁了过来。
姚小珍小脚零零走路都有点让人担心，出

工却是九队最多的一个。她只拿女工里的三等
工分，分红却不比二等的少。同年般辈的都劝
她做做歇歇，累坏了身体自己受罪。她总是笑
笑回对：老农民全靠工分活命，做做吃吃不做
不吃。大家说你有儿孙小辈苦恼粥饭不用愁
的，她却摇摇头说，他们自己都泥菩萨过河。

姚小珍一双小脚旱田里做做还马马虎
虎，下水田挣工分那可真是要她的命了，趟趟
跌得一身泥水。大家劝她拔秧莳稻就别出工
了，姚小珍却开动脑筋，冒着五六十摄氏度的
高温穿着雨衣雨裤扎紧了裤脚管下田，说什
么也不肯放弃工分。队长只好安排她拔秧，屁
股下面有张小矮凳坐坐。
然而那时拔秧采取分段包工，姚小珍一

向做事认真，加上没有家人帮忙，每次总是拔
到老末。一天早工挑秧人远远望见她仍在拔
秧，笑她实在拔得太慢。走近一看原来是跌坐
在秧田里爬不起来了！幸亏只坐了一两个小
时，否则肯定毛病着身！


